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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工福問題賭徒復康中心

「前途」與「錢途」的抉擇







─論賭場招聘大學生任兼職
(本文刊於2007年《時代》五月號)
澳門在2002年開放賭權時約有20萬就業人口，在短短四年間，就業人口已攀升至27萬人，升幅34%。不過，就業人口的升幅遠遠未能滿足博彩業對人力資源的需求，在2002年，澳門有2.3萬人從事文娛博彩和相關行業，及至2003年，從事該行業的人口已大幅升至5.2萬人，升幅127%。在其他行業對人力資源需求維持穩定增長下，澳門人力資源豈不會出現短缺的情況？

隨著賭場和相關旅遊設施相繼落成，該行業人力需求只會有增無減，根據社會文化司早前委託旅遊學院進行的研究，澳門博彩旅遊業在未來三年須多吸納10萬人手。明顯地，博彩旅遊業增聘人手的幅度遠遠高於總就業人口的升幅。由於政府限制博彩業輸入外勞，博彩企業只能以高薪厚祿招攬本地市民加盟，令不少人士放棄『老本行』，有學生甚至退學，藉以在這個方興未艾的市場上分一杯羹。
賭場向學生招手


面對澳門人力資源匱乏的現實，各行各業聘請學生任兼職已十分普遍，就連博彩業也要面對同一問題，即使出高價挖角，仍無法填補所需要的空缺。為解決人力不足問題，賭場除積極招攬年青人和家庭主婦外，更聘請大學，甚或至高中學生任兼職荷官和其他後勤工作，以彌補人手不足的問題。當傳媒廣泛報導有關消息後，輿論一致向賭場大興問罪之師，指出賭場聘請學生任兼職會嚴重影響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和學業成績。
無可否認，賭場是一個大染缸，活在潛移默化的金錢世界中，心智尚未成熟的年青人很容易走歪，養成嗜賭的惡習。就以中心的求助者為例，近年不乏20歲出頭的年青荷官前來求助。在輔導過程中，筆者發現他們大多自恃對賭博稍有認識，見到人家贏大錢，誤以為自己也可以，結果卻因此欠下巨債。
縱使眼見不少年青人在賭場工作後染上賭癮，但筆者仍不禁要問，為何輿論會一面倒反對學生在賭場任兼職？試想想，澳門在三年後將有近半就業人口在博彩旅遊業工作，而博彩旅遊業所給予的薪金又壓倒性地高於其他行業，可以預期年青人進入該行業工作是遲與早的問題。當然，輿論普遍認為尚在求學階段的學生應專注學業，不過，大學生兼職賺錢是自古常有的普及性現象，為何學生在賭場任兼職得不到社會的「祝福」？
顯而易見，輿論普遍擔心學生的價值觀會被扭曲，但筆者不禁再問，學生的價值觀在進入賭場工作後才被扭曲，還是社會環境一直在扭曲，甚或至模糊學生的價值觀？究竟何謂『正確』價值觀？筆者深信基督教圈內對何謂『正確』價值觀不會有太大異議，不過，對大部份沒有宗教信仰的澳門人來說，『正確』價值觀又代表甚麼？對宗教持中立立場的政府，又如何教育下一代『正確』的價值觀？
先成『人』 後成『才』

中國儒家思想也提出，教子之道貴之以德，提出要先成「人」，才能成「才」。因此以「德」為成人之本，以「智」為成才之源，是千古不變的法則。在教育過程中，我們既要向學生傳授知識，也要著重道德、倫理及價值觀之培養。因此，德育及智育同樣重要，成『才』之前先要成『人』，如果學生空有滿腹經綸，而不懂為人之道，所有的努力，也是枉然。
但昭偉在《道德教育：理論、實踐與限制》指出，教育必先做到以下三點：
第一：「智」，即個人認清楚自己在社會網絡中所擔任的角色、自己與他人的關係及自己所擔負的道德任務，然後要求自己根據正確的認知來行動。
第二：「反省」，反省使個人能認清並接受自己在各種社會活動中應該擔任的角色及應盡的義務，然後在社會活動進行當中或結束後，以自己應盡的責任來評量自己，令自己所做的能符合社會角色對自己的要求。
第三：「忠恕」，具體的實踐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及「推己及人」，即嘗試以別人的處境思考問題，但這並不單純指同情心，因為同情心是中性的，我們可以對一個做壞事的人(賣淫、弒母、包二奶等)有同情心。所以「忠恕」要求個人在一個清楚的認知架構之下，先正確了解自己的真正需求，然後才考慮對方的處境，不是逢事附和，而失卻自己的立場。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而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始終，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現時的教育制度太重視知識的傳授，但實踐大學之道要求學生藉學習多元智慧而促進全面均衡的健康發展。
禁止無助解決問題

筆者同樣關注青少年嗜賭的問題，但我並不認為禁止學生在賭場兼職是解決問題的辦法，現時也有不少十八、九歲的年青人尚未完成中學課程已在賭場當全職荷官，難道他們比大學生的心智更成熟？若不是，社會又需否禁止他們在賭場工作？

博彩旅遊業作為龍頭行業已成既定事實，無可避免，澳門將會有愈來愈多人投身其中，筆者認為較可取的方法是將『價值教育』納入中、小學的必修課程，訓練學生知善辨惡的能力。筆者堅信只要能協助下一代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即使他們進入賭場工作，也不會受嗜賭，甚或至其他問題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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